
离开奎屯小城，沿连霍高速
一路西下，上午十时许，抵达赛
里木湖景区后，便向着号称“云
杉天堂”的湖区制高点——松树
头攀爬。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湖水
的喧嚣渐渐被松涛吞没。云杉
密密匝匝地罗列道路两边，树
干笔直，像一支支直插云霄的
绿色利剑。阳光从茂密的树冠
缝隙中泻落下来，在厚厚的苔
藓上摇曳出斑斑驳驳、或明或
暗的光影。空气清冽甜润，爽
心涤肺，甚是宜人！

登上峰顶的观景台，眼前
豁然开朗。赛里木湖像一块椭
圆形、晶莹剔透的蓝色宝镜，横
亘于天山腹地。湖水蓝得纯
粹，蓝得深邃，不是天空的浅
蓝，不是海洋的深蓝，妻说是

“蓝宝石的蓝”，同行的朋友说
是“勿忘我的蓝”。这些比喻尽
管生动，总还是少了一点什么，
具体少什么我却说不清。也许
只有亲临其境，在心中一颤的
刹那，才能理解这种“蓝”真正
的内涵。

在这片纯粹的蓝色之外，
还有巍峨的雪山、有悠悠的白
云、有优雅的天鹅……这一切，
构成了赛里木湖景区独特而别
具风味的美。赛里木湖被誉为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古称
“净海”，蒙古语意为“山脊梁上
的湖”，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
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
湖泊。

从松树头下来，乘区间车顺
时针环湖西行，很快便到了西海
草原。六月的西海草原，如一幅
铺向天边的锦绣画卷。金莲花、
野罂粟、老鹳草、柳兰……还有
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姹
紫嫣红、密密麻麻地盛开在绿色
的草甸上，流“花”溢彩，芳香四
溢。远处几顶哈萨克族毡房冒
着袅袅的炊烟，煮羊肉的浓香夹
杂着花草的清香悠悠飘来。两
位身着民族服饰的女子正在远
处的溪流旁浣洗着什么，其中那
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孩站起身
来，甩动着一头秀发，身姿婀娜，
宛若天人。

突然，南面的山坡上传来
一阵“欧欧”的喊声。但见一群
骏马从山坡上席卷而下，喊声
似雷，蹄声如鼓。群马的鬃毛
在风中炸开，红的像火焰，白的
像飞雪。领头的枣骝马跑到湖
边蓦地刹住，顿时，群马戏水，
水花四溅……随着牧马汉子一
声呼啸，群马又犹若训练有素
的士兵，转头随枣骝马向山坡
卷去，耳边只留下游客们的一
片惊叹声。

继续环湖，来到湖湾深处

的“克勒涌珠”。哈萨克语意为
“皆是泉”。走近湖边，把手探
进水里，这里的水不像别处那
样冰凉，竟有一丝丝温润，因为
湖底上涌的温泉提高了水温，
也使这里成为赛里木湖为数不
多的不冻湖湾。

望向湖底，水泡“咕嘟咕
嘟”冒上来，像一串串珍珠。我
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坐下来，
呆呆地看着这些水泡。它们从
黑暗的湖底升起，一个连着一
个，永不停息，仿佛是湖的呼
吸，湖的心跳。

不远处，两只疣鼻天鹅带
着三只幼鸟在水中游弋。它们
不慌不忙，长长的脖颈优雅地
弯成S型，偶尔将头扎进水里；
再抬头时，嘴里竟叼着一只甩
头摆尾却又挣扎不脱的湖鱼，
飞溅的水珠在阳光映射下形成
一道迷幻的彩虹，灵动而绚烂。

车行至湖的西北面，点将
台豁然矗立在山包之上。说是
台，其实更像是一方祭坛。台
子用山石叠垒而成，直径十来
丈，高出地面丈许，四四方方，
透着草原民族特有的粗犷与豪
放。台子中心立着敖包，石块
垒得齐齐整整，经幡被风吹得
猎猎作响，有蓝白红黄绿五色，
据说象征天、云、火、土、水。敖
包两侧各立 4 根旗杆，上面各
悬一旗，旗分八色，代表蒙古八
旗。台子四周有些石桩，上面
刻着弯弯曲曲的蒙文，像是草
原上蜿蜒奔腾的河流。指尖划
过这些陌生的文字，石面粗糙，
带着山野的凉意，不由得想起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八百多年前的 1219 年，铁
木真率蒙古铁骑西征，大军翻
越天山，在此点将阅兵。史书
上说，二十万大军“环湖列营，
遮天蔽日”。我脑海中不觉浮
现出这样的画面：战旗如云，战
马嘶鸣，出鞘的弯刀如月光匝
地，兵气森森逼人。铁木真迎
风立于台子中间的纛旗之下，
目光如炬，气吞万里。

站在台上东望，浩渺的赛
里木湖此刻平静如镜，纹丝不
动，把天山的云、远处的雪峰静
静拥在自己怀里。像沉静的母
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生怕自己
不经意的一动，会惊扰了孩子
甜美的梦呓。

夕阳西下，湖面渐渐漾起粼
粼金波，与天边淡淡的云霞相
接，水天一色，一时竟分不清哪
里是湖，哪里是天。时空的界限
变得有些模糊，似乎地上的事儿
变小了，连这近千年的光阴也显
得微不足道。大千世界似乎只
是变了一种方式，沉浸在赛里木
湖这片醉人的光影里。

夜里，我听见一只怪
鸟在叫，一时想不起是什
么鸟。问我妈。我妈说是
咕咕喵，也就是猫头鹰。
我说：“二奶奶真的不行
了？”我妈说：“别瞎说，你
二奶奶好着呢！”

二奶奶年纪大了，前
些年被孩子接到城里，住
不习惯，又回来了。儿子
在家给她安装了监控，有
时二奶奶想干点什么，儿
子就隔着监控喊：你别动，
别磕着碰着……二奶奶很
烦，就来找我：“你能不能
帮我把那玩意儿关喽？”我
去把监控关了，没过一会
儿，我的手机就响了：“大
侄子，你去俺妈家里看看，
她怎么又把监控鼓捣没影
儿了？”

二奶奶常说：院怕长
草，地怕荒。她每天早晚
扫两遍院子，先撩水把地
面润一下，然后“刷啦、刷
啦”仔细地清扫，院子里连
棵草刺都没有。

那天早晨，没听见二
奶奶扫院子，我妈喊上我
去了二奶奶家。一看老人
窝在炕上起不来，我急忙
照着墙上的健康服务卡打
电话，没过多久，家庭医生
就到了，测测体温、量量血
压，说老人最好住几天院
观察观察……

二奶奶没什么大毛
病，住了几天院调理调理，
医保一报销，自己也没花
多少钱。二奶奶的大儿子
感谢我妈和我，说：“远亲
不如近邻，多亏你们及时
发现了。”我妈说：“你不是
给老人装的监控吗？”大儿
子说：“你去瞅瞅，每个摄
像头她都用塑料袋套上
了，我哪里看得清？”我们
相互看看，气不得恼不得，
都忍不住乐。

我也想给我爸妈装上
监控，这样我就不用时常
往老家跑了。我妈恼了，
责怪我：“怎么着，你是嫌
弃我和你爸了是不？”我忙
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妈
叹口气，说：“人啊，早晚都
有这么一天，你二奶奶，其
实活得累啊！”

的确是，在村边二奶奶
的菜园地，二奶奶经常失神
地待着，跟在家里完全不是
一样的人儿。与她打招呼，
二奶奶立刻精神抖擞地朝
我笑，跟我说话，要摘黄瓜、
西红柿给我吃。我想起我
妈的话，明白了二奶奶为什
么要关上监控摄像头，在监

控里她感到累、不自在，时
时刻刻都要把自己展示给
孩子们看：瞧瞧我老婆子，
活得多好、多精神，你们就
放心吧！

二奶奶的菜园有二分
地，种了大葱、韭菜、豆角、
茄子等时令蔬菜，吃不完
就让我爸赶集的时候帮着
捎带卖了。过了“白露”节
气，天还是热，干旱无雨，
二奶奶在菜地里浇水，不
小心滑了一跤，幸亏我爸
去拿菜看见二奶奶倒在泥
水里起不来，忙招呼人打
了120及时送去了医院，一
检查，骨盆和腰椎都跌坏
了。医生说，老人骨质疏
松，很常见。

二奶奶的大儿子又赶
了回来，责备二奶奶：“你
闲着看看电视、遛遛弯享
清福不行吗？非得种这些
破菜，得，现在舒服了吧？”
我爸拉大儿子到一旁说：

“你是回来气老妈的吧？”
大儿子说：“我不是那个意
思，我就是心疼我妈，要不
我说什么？”我爸说：“不晓
得说什么，就干脆不要说
了，老二兄弟能回来不？”
大儿子说：“他一翅子扇到
国外去了，哪能赶回来？”

二奶奶擦眼抹泪地哭：
“我养俩儿子多风光，一个
国外，一个省外，还不如养
个猫儿狗儿守着我，医院俺
不住了，俺要回家去！”我妈
一边劝一边递眼色让大儿
子哄二奶奶开心。

大儿子要接二奶奶去城
里，二奶奶不去，说我当初回
来了，就是为了活得舒服自
在，将来哪天我没了，入土也
方便不是？……二奶奶的大
儿子哭了，在医院里陪护了
些日子，将二奶奶接回家，问
二奶奶想不想去住养老院？
二奶奶摸着笤帚疙瘩要动
手，我爸对二奶奶的大儿子
说：“老弟，你念了一肚子书，
念成了书呆子？”

屋外的猫头鹰在叫，
我出门去看。看见二奶奶
正监督儿子扫院子，七十
多岁的老头儿，让老妈支
使得滴溜转。我喊二奶
奶，树上咕咕喵在叫呢，让
我叔爬树上赶去！二奶奶
说：“俺可不舍得，一旦把
他 摔 坏 了 ，谁 来 照 顾 俺
呢？”我还要继续逗二奶
奶，冷不防我妈把鸡毛掸
子抽我屁股上，骂我乱讲
话。我犟嘴说我都五十多
岁了还打我……我就又挨
了好几下！

人流涌向旅游打卡地

国庆假期
奔腾不息的人流
涌向一处处旅游打卡地
人们兴高采烈
探访名胜古迹
饱览大好河山
领略田园风情
品尝乡间美食
捕捉新奇和欣喜

沉浸在喜庆气氛
陶醉于缤纷景致
赞叹城乡的深刻变化
感慨生活的日新月异
人们手执小红旗
挥动对祖国的敬意

心中流溢着
幸福和甜蜜

到乡野走走

这个时节
正是醉人的金秋
到乡野走走

听草丛虫们赛歌
望天空白云悠悠
看田间丰收铺满地
观果园欣喜缀枝头
让灿灿的艳阳
消融郁闷和烦忧
让凉爽的清风
洗涤世俗的灰垢
任馥郁的香甜
把肺腑浸透
任兴奋和幸福
在心中涌流

到乡野走走
饱览秋的富有
领略大自然的风情
感受乡野的淳厚
放飞心中的快乐
放飞美美的享受

蔡同伟

国庆佳节国庆佳节((组诗组诗))

林基强

赛里木湖光影赛里木湖光影

行走者行走者

于心亮

二奶奶的监控二奶奶的监控

人世间人世间

一个青黄交接之月
蝉，雷，双双哑了
候鸟连个招呼都不打
便启程
凉意如潮水上涨
枫林染红了山脊，又把
芦苇催白了头
大田的庄稼即将临盆
叶子收紧翅膀
月亮还没升起，就住进
人们心里
它哪里知道，自己
早已成了乡愁的渡口

邓兆文

乡愁

诗歌港诗歌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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